
兰心草

母亲从工厂退休回家，短短的两三年间，倒有了两次从商的经历。母亲天生好强，工厂里说一不二，但母亲却真的不适合做商人。母亲实在，别人几句好言好语就能哄得她把老底托给人家。

在这两次之前，母亲也鼓捣一些小玩艺到地摊去卖。母亲和父亲离异后，带着我和弟弟生活，几千元的学费对以工资为生的母亲来说是笔不小的压力。记得一次我陪母亲出地摊，也不知是工商还是城管来抓，四下里作鸟兽散。母亲起得晚了，摊上的瓶瓶碗碗被收走。倔强的母亲在后面追出好远，撕心裂肺地喊：“那是我姑娘的学费啊！四千块，四千块……”我怔在当地，泪流满面，也说从那里起，我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，再也不要母亲栉风沐雨，奔波劳碌。

母亲第一次经商以失败而告终，母亲在沈阳五爱街，被奸商狠狠“托”了一把。直到今天，家里的大箱子底下还压着卖不出去的大花棉袄。母亲提起这事，一如数年前被碰碎的瓶瓶碗碗。

我不知道母亲受了谁的劝诱，也许是母亲想弥补上一次“出师未捷”的缺憾。母亲临去长春那天，把户口，煤气，水电存折都放到我手里。我才意识到从今往后，我要独立撑起一个家了。

无论你信与不信，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天，我就开始怀念母亲在家的日子。衣食无忧，简单快乐，母亲波澜不惊地算忖着柴米油盐一月的收支。

我在一个飘雨的周末去了长春。古旧的四马路，崭新的永春批发城。我上了二楼，依着号码找到母亲的摊位。

 母亲正在给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试裤子。她半蹲着为女孩子掖裤角，几近笨拙地说着生意“行话”：“裤脚裤角都合适，穿起来挺洋气的……只不过穿之前要熨一下，裤线有点儿不直。“女孩子并着腿看了好久，最终客气地说了声，：“对不起，麻烦你了……”

这就是我的母亲，即使有商业时代的功利相伴，也不改心中的质朴与善良。

晚上母亲从永春批发城往火车站走。母亲告诉我来时坐118路车，而她自己竟是每天来回走一个钟头的路。母亲不擅说教，母亲常把节俭当成美德，做给我和弟弟看。

天空飘着小雪。扑簌簌像老宅子和蛛灰，飘得人心里空落落的。很快地上就能清晰地印出我和母亲的鞋印儿。

看着母亲时长时短时前时后的身影，想着母亲并非景气的生意，我忽然痛恨起自己的一事无成。我想母亲一生好强，惟一的缺憾该是养了我这样一个不能给她富足生活的女儿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在异乡起早忙晚，挣钱以备儿女未来的婚嫁，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无法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。

母亲不是最好的商人，但无疑是最好的母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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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理由：
我读完兰心草的这篇《母亲经商》，感触颇深。文章没有多么华丽的辞藻，但是却充满了人情味。母亲经商，同时也在经营一个家，经营一个三口之家的家运。尽管母亲不善经商之道，但始终以一颗坚韧的爱心支撑着这个家。母爱像一条长河，它恬静，泛着微微的涟漪；它清澈，看得见河底的块块卵石；它轻柔，如春风缓缓地护送子女们前行。可谁又知道，在这恬静、清澈、轻柔的长河里，每一点，每一滴都是妈妈倾注的心血。丝丝白发儿女债，历历深纹岁月痕。冥冥中，仿佛在证实：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但她永远是“我”和“弟弟”挡风的墙。

尽管母亲经商屡屡受挫，但她经商时诚实守信的信念却从未动摇，朴实善良的性格从没有改变。在这个充斥着功利之心的社会中如一缕清风洗涤着我们的心灵。正如作者所言：“母亲不是最好的商人，但无疑是最好的母亲。”
母亲，这堵坚韧的墙，支撑着我们的生活，同时也支撑着我们做人的准则。
推荐者：常州新北区实验中学  七年级（9）蔡燕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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